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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的秦陇行迹与丝绸之路题材诗歌创作

———兼论文学地理学在古代丝绸之路诗歌研究中的价值

吴昌林,李　 琦

(华东交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南昌 330013)

　 　 摘　 要:杜甫一生与丝绸之路关系极为密切,他曾长期生活于丝路沿线的长安地区与秦州地区,并深受当

地地理环境影响。 在长安,杜甫描写了大量以胡马为主体的丝路地域意象,并由送别诗展开了对丝路空间的

虚拟建构。 在秦州,杜甫对丝绸之路的文学景观进行了全面且具体的描写,并在本籍文化与客籍环境的共同

作用下,形成了有别于其他丝绸之路边塞诗的独特诗风。 通过运用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方法,不仅可以对丝绸

之路的文学景观和诗人行迹进行研究,更可以以此为基础对古代丝绸之路进行空间还原,具有一定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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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半生客居我国西北地区的诗歌巨匠,杜
甫生平与丝绸之路的关系极为密切。 其所长期生

活的城市如长安、秦州等地均为丝绸之路上的重

要城市,这些城市中频繁出现的与丝绸之路相关

的文学景观、地域性意象等都成为了杜甫诗歌创

作的重要素材。 杜甫自长安出发,越陇山、达秦州

的这条道路也与丝绸之路秦陇段高度重合,可以

说杜甫的秦陇行迹本身就是对丝绸之路的亲历,
而这些丝绸之路沿线地区所具有的独特自然地理

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以及由此引发的感悟也均会

对杜甫丝绸之路题材诗歌的创作产生显著影响。

　 　 一、长安:丝路起点的意象描写与空间
想象

　 　 天宝六年(747),杜甫前往长安参加科举,但
却未能中第,自此开始了他长达十年的困守长安

时期。 这一时期内,丝绸之路对杜甫而言是既陌

生又熟悉的对象。 一方面,丝绸之路的主体部分

位于当时的河西、陇右节度使和安西、北庭都护府

境内,而这些地区对于此前长时间生活、游历于中

原地区的杜甫而言无疑属于遥远的边塞之地,因
此是陌生的;另一方面,杜甫困守时期的长安,是

当时全世界最大的国际性都会,杜甫生活中处处

可见丝绸之路传来的新奇事物,他的很多好友也

从长安出发前往丝路沿线幕府任职,这又使杜甫

与丝绸之路关系颇为紧密,自然也会促使他对丝

路相关事物的吟咏。
　 　 (一)咏马为主的丝绸之路意象描写

　 　 唐代长安城是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国际化大

城市。 在《唐代的外来文明》一书中,汉学家爱德

华·谢弗这样评论唐朝的国际化程度:“在唐朝

统治的万花筒般的三个世纪中,几乎亚洲的每个

国家都有人曾经进入过唐朝这片神奇的土

地。” [1]18 如此多的外国人涌入唐朝,必然会使其

首都长安充满异国风情,正如向达先生所言:“开
元、天宝之际,天下升平,而玄宗以声色犬马为羁

縻诸王之策,重以蕃将大盛,异族入居长安者多,
于是长安胡化盛极一时,此种胡化大率为西域风

之好尚:服饰、饮食、宫室、乐舞、绘画,竞事纷泊,
其极社会各方面,隐约皆有所化,好之者盖不仅帝

王及一二贵戚达官己也。” [2]42

　 　 丝绸之路对长安的影响,最为直观的体现在

长安城中频繁出现的异域事物上,而这些异域事

物通过诗人的创作被赋予了一定的主观感情,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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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了中国古代诗歌中最为重要的元素之一———
意象。 与一般意象不同,丝绸之路的相关意象由

于产生于特定的丝路沿线地区,因此往往具有很

强的地域性,这也导致了当这些意象出现在长安

时,不仅不会被削弱其地域色彩,反而会由于距离

遥远和文化差异的原因,在与内地同类事物的对

照中显示出更加强烈的地域特征。 如杜甫诗中频

繁出现的“马”意象便是典型。 杜甫对马这一意

象的描写是贯穿其创作生涯始终的,但困居长安

时的杜甫在咏马方面与其他时期有着明显不同,
其所咏之马绝大多数是经由丝路传入中原的西域

骏马,如《高都护骢马行》:
　 　 安西都护胡青骢,声价欻然来向东。
此马临阵久无敌,与人一心成大功。 功

成惠养随所致,飘飘远自流沙至。 雄姿

未受伏枥恩,猛气犹思战场利。 腕促蹄

高如踣铁,交河几蹴曾冰裂。 五花散作

云满身,万里方看汗流血。 长安壮儿不

敢骑,走过掣电倾城知。 青丝络头为君

老,何由却出横门道?[3]167

　 　 此诗在开头就介绍了这匹骏马所具有的强烈

地域性:“安西都护胡青骢,声价欻然来向东。”安
西都护府是唐王朝为了确保丝绸之路的畅通和西

域地区的安全所设立的军事机构。 安西都护府设

立于贞观十四年(640)侯君集攻灭高昌之后,唐
灭高昌的直接原因就在于“高昌王麹文泰时遏绝

西域商贾” [4]2510,即高昌阻断了丝绸之路贸易。
诗中频繁出现与丝路相关的地名意象:“飘飘远

自流沙至”“交河几蹴曾冰裂”,“交河”位于今天

新疆吐鲁番市,《元和郡县图志》载:“贞观四年,
于汉 车 师 前 王 地 置 交 河 郡, 取 界 内 交 河 为

名” [5]1032,是丝绸之路西域段的重要城市,而“流
沙”根据《水经注》记载:“居延泽在其县故城东

北,《尚书》所谓流沙者也” [6]334,也就是位于今日

内蒙古额济纳旗的居延海,同样是唐时草原丝绸

之路的必经之地,可见此马与丝绸之路的紧密联

系。 除了《高都护骢马行》外,困居长安时期的杜

甫还创作了包括《沙苑行》和《骢马行》在内的一

系列咏马诗,其所咏之马均为由丝绸之路传入中

原的西域和中亚骏马。 即使是一些并非专门咏马

的诗歌中,但凡出现“马”这一意象,绝大多数也

均为西域马,如《投赠哥舒开府翰二十韵》中的

“胡人愁逐北,宛马又从东”和《赠田九判官》中的

“宛马总肥春苜蓿,将军只数汉嫖姚”等均如此。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沙苑行》,此诗按王重九考证

约作于开元年间,沙苑在同州冯翊县附近,为唐代

政府马监:“沙苑,一名沙阜,在县南十二里……
今以其处宜六畜,置沙苑监。” [5]37 此诗描述了丝

绸之路对唐朝马政的巨大价值:“龙媒昔是渥洼

生,汗血今称献于此。 苑中騋牝三千匹,丰草青青

寒不 死。 食 之 豪 健 西 域 无, 每 岁 攻 驹 冠 边

鄙。” [3]167 关于“渥洼”的位置,敦煌出土的地理文

书对其有详细记载:“寿昌海,源出县南十里。 方

圆一里,深浅不测,即渥洼池水也。 长得天马之

所。” [2]432 此处的“县”即为唐时瓜州下辖寿昌县,
今属甘肃省敦煌市。 敦煌为汉代以来沟通河西走

廊与西域交通的枢纽城市,因此《沙苑行》中描述

的胡马同样也是经丝绸之路进入中原的西域马。
而这些马不仅数量高达“三千匹”,更因唐朝政府

的悉心照顾达到“食之豪健西域无”的程度,在力

量上甚至超过了西域同类。
　 　 除了丝路骏马外,丝绸之路带来的异域奇花

也是困居长安时期杜甫诗歌中常出现的地域意

象。 在《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其三)中,杜甫

就描写了外域奇花在长安城的生长情况:
　 　 万里戎王子,何年别月支? 异花开

绝域,滋蔓匝清池。 汉使徒空到,神农竟

不知。 露翻兼雨打,开坼渐离披。[3]6779

　 　 关于“戎王子”为何,胡夏客认为是“外国王

子入居内地, 携有其土异花, 何将军得其种

也” [7]149。 “月支”“汉使”等意象则表明此花必然

来自丝路。 “月支”也就是月氏,月氏与丝绸之路

的关系极为密切,汉代月氏迫于匈奴压力西迁,在
今天中亚和巴基斯坦地区建立了贵霜帝国,中国

内地曾多次发现贵霜帝国的钱币,说明两地丝路

贸易的繁荣。 而“汉使”则指张骞,其凿空西域之

举是丝绸之路正式形成的标志。 由此可见,杜甫

在何将军山林中见到的异花正是由丝绸之路传入

长安的中亚花卉。
　 　 (二)丝绸之路空间的想象与建构

　 　 丝绸之路带给唐朝和杜甫的影响绝不仅仅局

限于胡马异花等表面物质。 实际上,唐代丝绸之

路之所以能在物质文化两方面均得以空前繁荣的

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丝绸之路与唐代人事制度

的紧密结合。 唐代大量士人为求功名进入边塞幕

府任职,而唐王朝在丝绸之路沿线设立的安西、北
庭两都护府和陇右、河西两节度使就是盛唐文人

经常入幕的地点。 杜甫虽然没有如高适、岑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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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亲身入幕,但其亲友却多有投身丝路沿线幕府

者,因此,杜甫在困守长安时期创作了大量送人入

幕的诗歌。 但凡送别之作,大都会对目的地的景

色有所描写,这也促使了杜甫会在诗中对丝绸之

路进行空间建构,而此时的杜甫尚未亲身踏上丝

路,因此这一建构是以想象为主的虚拟建构。 这

种虚拟建构的凭据往往是魏晋南北朝边塞诗歌中

对丝绸之路的传统标签,如行政地名:凉州(武
威)、交河、大宛;自然地名:青海、崆峒;自然景

观:雪山、瀚海、流沙等。 而这种完全凭借旧有地

理知识所作的想象有时会造成杜甫对丝绸之路的

空间认识存在偏差。 试看《送蔡希曾都尉还陇右

因寄高三十五书记》一诗:
　 　 云幕随开府,春城赴上都。 马头金

匼匝,驼背锦模糊。 咫尺雪山路,归飞青

海隅。 上公犹宠锡,突将且前驱。 汉使

黄河远,凉州白麦枯。 因君问消息,好在

阮元瑜。[8]622

　 　 根据诗题可知,蔡希曾所去之处为陇右,玄宗

朝陇右节度使所辖范围包括“鄯、廓、洮、河、兰、
渭诸州之境” [9]234 也就是丝绸之路的甘肃东段、
南段和青海段,故而诗中出现了“马头金匼匝,驼
背锦模糊。 咫尺雪山路,归飞青海隅”等场景,但
之后诗人又用“汉使黄河远,凉州白麦枯”来形容

蔡都尉的辛苦,而“汉使黄河”为用典,取自张骞

寻河源旧事:“骞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
居,而传闻其旁大国五六,具为天子言之。[10]3160

“而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窴,其山多玉石,采来,
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 [10]3173 于

窴即于阗,唐代安西四镇之一,可见此为丝绸之路

新疆段;凉州即为今日武威,乃唐时河西节度使治

所,为丝绸之路甘肃西段,两地均与陇右相差甚

远,可见此诗中营造出的丝路空间与现实相比存

在较大偏差。

　 　 二、秦州:丝路在场影响下的景观描写
与独特诗风

　 　 乾元二年(759),杜甫越过陇山抵达秦州(今
甘肃天水),由关中地区到达陇西地区。 关于杜

甫流寓陇西的时间,刘雁翔先生认为大约为三个

月[11],祁和晖先生则根据杜诗中“一岁四行役”一
句推断为 135 天[12]。 这一时期,虽然杜甫离开了

深受异域文化影响的长安,但却得以亲身进入丝

绸之路东段体验生活,而秦州虽然不如长安繁荣,

但却更加深入丝绸之路腹地,秦州时期的杜甫,真
正由丝绸之路的旁观者转变为丝绸之路的在场

者。
　 　 (一)丝绸之路文学景观的全面描写

　 　 与长安时期相比,秦州时期的杜甫成为了丝

绸之路的在场者。 事实上,杜甫自关中入陇西的

行迹本就与丝绸之路秦陇道的路线基本重合:
“唐时经过大震关通往西域的道路,乃是出都城

长安西行,经凤翔,越陇山,经秦渭二州。” [13]秦州

地处丝路冲要,自汉代以后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

性就始终未曾改变:“秦州为西汉的天水郡故地,
从那时起就是通西域道路上的重要都会,自后历

经改朝换代,这条道路并未多有间断。” [13]地理位

置的改变促使杜甫对丝绸之路的认知程度有了明

显提升,而地理环境的变化则使杜甫得以充分接

触并了解丝绸之路的风土人情,这使得关于丝绸

之路的文学景观大量出现在杜甫诗中,并变得更

全面,也更生动具体,《秦州杂诗二十首》就是典

型。 在这二十首组诗中,杜甫对秦州地区的自然

风光和人文环境都有极为详细的描写。 如《秦州

杂诗二十首》(其三):
　 　 州图领同谷,驿道出流沙。 降虏兼

千帐,居人有万家。 马骄珠汗落,胡舞白

蹄斜。 年少临洮子,西来亦自夸。[14]1413

　 　 此诗可谓对秦州地区人文环境描写最为全面

之作,诗歌开头便介绍了秦州与丝绸之路的紧密

联系。 “驿道出流沙”一句明确指出丝绸之路经

秦州可直抵西域,关于这一点,刘雁翔在其论文中

已有明确论述:“总之,‘驿道出流沙’和‘万里流

沙道’是同一条道———过秦州,通往西域的丝绸

之路的大道。” [11] 也就是上文中提及的丝绸之路

秦陇道。 而“降虏兼千帐,居人有万家”表明当时

秦州地区不仅人口众多,少数民族的规模也非常

庞大;“马骄珠汗落,胡舞白蹄斜”则反映了秦州

地区的民族风情,“年少临洮子,西来亦自夸。”更
进一步表明受少数民族尚武风气的影响,秦州地

区的汉族青年性格也变得刚健豪放,真实地展现

了丝路沿线地区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相互交流,
和谐共处的情况。
　 　 除了秦州地区的人文环境外,其他与丝路相

关的文学景观在杜甫秦州时期的诗作中也被反复

吟咏。 如陇山:“迟回度陇怯,浩荡及关愁” (《秦
州杂诗二十首》其一),“照秦通警急,过陇自艰

难”(《夕烽》);使者:“城上胡笳奏,山边汉节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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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六),“羌童看渭水,使客向河源”(其十),“传
声看驿使,送节向河源” (《东楼》);驿道:“州图

领同谷,驿道出流沙”(其一),“凤林戈未息,鱼海

路常难” (其十九),“万里流沙道,西征过北门”
(《东楼》);驿站:“今日明人眼,临池好驿亭”(其
九);戍卒:“防河赴沧海,奉诏发金微”(其六);马
匹:“南使宜天马,由来万匹强” (其五),“牵牛去

几许,宛马至今来”(其八)。
　 　 可以看到,秦州时期杜甫丝路题材诗歌在文

学景观方面呈现出两大特点。 一是全面性,诗人

不仅延续了长安时期对马的频繁描写,还加入了

许多全新的丝路文学景观,从山峰到驿站,从使者

到戍卒几乎无所不包,相较长安时期更加全面;二
是具体性,即与长安时期相比,这一时期杜甫所吟

咏的丝路文学景观更加微观,但却更为具体,空间

感和在场感也变得更强。 如《东楼》一诗:
　 　 万里流沙道,西征过北门。 但添新

战骨,不返旧征魂。 楼角临风迥,城阴带

水昏。 传声看驿使,送节向河源。[14]1439

　 　 此诗在题目中就明确将诗歌的空间范围限定

在秦州城东楼上,而“北门” “楼角” “城阴”等词

则进一步将这一“东楼空间”加以限制。 如此一

来,在这样一个具体的空间中,作者看到绵延至西

域的驿道以及在驿道上往来的使节就变得极有现

场感和画面感,而与长安时期经常出现的“凉州”
“雪山”“青海”等想象中的文学景观相比,此诗中

出现的文学景观虽然更加微观,但却明显要具体

得多,给人的空间感也变得更强。 结合对秦州

(今天水)的实地考察甚至可以发现,秦州城作为

一座沿着河流而建的狭长城市,杜甫所在的“东
楼”必然可以看到贯穿整个秦州城东西的驿道

(即丝绸之路),因此这些文学景观不仅是具体

的,甚至可以经得起实地考证。 总之,正如刘克庄

在《后村诗话》中对《秦州杂诗二十首》的评价:
“山川城郭之异,土地风气所宜,开卷一览,尽在

是宜。” [15]854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秦州地区的地理环境

和地理位置当属首要。 一方面,在《文学地理学

概论》一书中,曾大兴先生将能够产生繁荣的文

学成果的地区归结为四类:京畿之地、富庶之区、
文明之邦与开放之域,而秦州则恰恰满足“开放

之域”这一条件。 所谓“开放之域”,曾先生将其

定义为:“开放在这里有两重含义,一是地理上的

开放,二是文化上的开放。 地理上的开放,说的具

体一点,即是指境内外交通的便利。” [16]105 毫无疑

问,秦州地区正是凭借丝绸之路成为“开放之域”
的,这就势必导致身处秦州的杜甫会频繁地对丝

绸之路加以吟咏,对丝路文学景观加以描述。 另

一方面,秦州与长安相比,其政治重要程度和经济

发展水平都要低很多,但秦州位于陇山以西,自古

就是汉族和少数民族共同生活的地方,而自汉代

以来形成的丝绸之路又不仅仅是一条沟通中原与

西域的交通要道,更是一条跨越了千年的历史古

道,是抽象历史的具象表现。 如此一来,与并不突

出的政治经济环境相比,具有强烈地域特点和历

史厚重感的秦州人文环境与丝绸之路文学景观自

然能更加吸引杜甫的创作目光,也更能激发他的

创作热情。
　 　 (二)本籍文化与丝路环境共同作用下形成

的独特诗风

　 　 杜甫在秦州地区所作诗歌的另一重要特点就

是其整体诗风非常独特,这种独特性主要体现在

与其他诗人的丝路边塞诗歌的对比上。 有唐一代

曾亲身步入丝绸之路边塞地区的诗人数目非常

多,尤其是杜甫所处的盛唐时期,在河西陇右和安

西北庭尚未陷蕃的情况下,很多诗人曾因入幕、出
使、送亲等原因行经丝绸之路沿线地区,并留有大

量反映这些边塞地区自然、人文环境的诗歌。 而

与这些诗人相比,杜甫的丝绸之路边塞诗展现出

了明显的不同。
　 　 受我国西北自然环境的影响,自汉代以来的

丝路边塞诗歌均以苦寒为其共同的主要特点,诗
人往往通过描写边塞自然环境的极度恶劣来反映

边塞生活的艰辛,并以此抒发苦闷之情。 杜甫所

处时期的秦州,同样为对抗吐蕃攻击的前线边塞。
而根据祁和晖考证,杜甫于乾元二年七月中旬抵

达秦州,直至十二月才出发入蜀,也同样要面临我

国西北地区的寒冬[12]。 但杜甫所写的秦州诗中,
却很少出现对苦寒色彩的刻画,对自己内心苦闷

的抒发也远没有一般边塞诗人那样强烈。 试比较

岑参《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与杜甫《秦州杂

诗二十首》(其一)
　 　 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 平明发

咸阳,暮及陇山头。 陇水不可听,呜咽令

人愁。 沙尘扑马汗,雾露凝貂裘。 西来

谁家子,自道新封侯。 前月发安西,路上

无停留。 都护犹未到,来时在西州。 十

日过沙碛,终朝风不休。 马走碎石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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蹄皆血流……
　 　 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 迟回度

陇怯,浩荡及关愁。 水落鱼龙夜,山空鸟

鼠秋。 西征问烽火,心折此淹留。
　 　 这两首诗的写作背景非常相似,岑参与杜甫

作此诗时,均为第一次越过陇山来到陌生的边塞。
不同的是,岑参所处时期为盛唐,唐朝国力正值蒸

蒸日上之时,对外战争也常以胜利告终;杜甫所处

时期则已是安史之乱爆发后,内地处处烽火,吐蕃

也在边境对唐朝虎视眈眈。 此外,岑参越陇山的

原因是出塞建功立业,是主动追求功名;而杜甫越

陇山的原因则是“关辅大饥,生事艰难” [7]572,是
被迫躲避饥荒。 然而,岑诗中体现出的苦寒之色

和悲苦之音都要多于杜诗,如同为登陇山,岑参的

态度是“陇水不可听,呜咽令人愁”,杜甫则为“迟
回度陇怯,浩荡及关愁”,两人均有“愁”,但杜甫

之“愁”却是因“度陇而怯,山之长也;及关而愁,
地之阔也” [7]572 所发,明显整体意境较岑诗更为

开阔,愁苦之感要减轻许多。 岑诗中“沙尘扑马

汗,雾露凝貂裘”这种恶劣的自然环境在杜诗中

均未曾出现,相反,“水落鱼龙夜,山空鸟鼠秋”一
句反而为诗歌增添了几分空旷、寂寥的意境。
　 　 由此可见,秦州时期杜甫所作丝绸之路诗作

与其他诗人的同类诗作相比,不同就在于杜甫常

常使用宏大寥远的意境来冲淡边塞诗中常见的苦

寒哀怨之感,这直接导致了杜甫的秦州诗中虽然

也常抒发胸中苦闷,但这一苦闷以 “悲” 为主,
“怨”则次之,这种悲苦之感是以天下苍生、黎民

社稷为着眼点的,而非传统边塞诗中的个人得失,
这种高远的立意和广阔的胸怀进一步消解了诗中

的哀怨与凄苦。 如《秦州杂诗二十首》(其七):
　 　 莽莽万重山,孤城山谷间。 无风云

出塞,不夜月临关。 属国归何晚,楼兰斩

未还。 烟尘一怅望,衰飒正摧颜。
　 　 此诗前半部分描写了秦州地区的边塞景色,
“莽莽万重山,孤城山谷间”一句突出了秦州城在

万重山峦之间的渺小孤独。 而“无风云出塞,不
夜月临关”一句描绘了陇西高原夜色的空旷,体
现了边塞风景的开阔寥远。 至此,诗歌只给人孤

独寂寥之感,毫无苦寒哀愁之色。 而到了“烟尘

一怅望,衰飒正摧颜”一句中,诗歌的悲凉色彩终

于显露,但导致这种悲凉的原因却是“属国归何

晚,楼兰斩未还”,是对国家边境安全的担忧,而
非对故乡的思念或对个人前途的忧虑。 这样,全

诗以开阔的意境起始,又以宏大的胸怀作结,整体

给人以悲凉之色,而绝无凄苦之感。
　 　 这种独特诗风,是在杜甫本人的本籍文化与

秦州的丝路环境共同作用下形成的。 关于本籍文

化,曾大兴先生在《文学地理学概论》中曾有详

述,所举例证之一正是杜甫的“家庭从西晋以来

就是一个奉儒守官之家,他所生长的巩县、洛阳一

带,更是弥漫着儒家文化的浓重气息……他的精

神世界一直都被儒家文化所牢笼。 他的诗歌所体

现的那种忠君爱民的精神、沉郁顿挫的风格和严

谨求实的品质,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他本籍文

化的沾概” [16]133。 秦州这样一种独特的丝路环境

正好为杜甫厚重的儒家本籍文化提供了一个绝好

的宣泄口,在这种情况下,以儒家忠君爱民的精神

为基调,以边塞环境为载体的杜甫秦州诗便也拥

有了与传统边塞诗所不同的诗风。

　 　 三、文学地理学在古代丝绸之路诗歌
研究中的价值

　 　 近年来,学界关于“丝绸之路文学”这一话题

的讨论呈现出方兴未艾的态势。 据统计,自 1996
年以来,以古代丝绸之路文学为主要议题之一的

学术会议至少召开过 11 次,其中有 10 次集中于

2010 年之后[17];在其他会议上涉及古代丝绸之

路文学的论述更是数不胜数。 此外,关于古代丝

绸之路文学的研究也得到了国家的支持,如石云

涛申请获批的 2017 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

目“唐诗见证的丝绸之路变迁”;邱江宁申请获批

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3—14 世纪‘丝路’纪
行文学文献整理与研究”等情况都说明了这一

点[18]。 这表明随着对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的

不断深入,古代丝绸之路文学这一命题也越来越

引起学界的关注。 然而,当今关于古代丝路文学

的研究仍然存在一定问题,其中最值得重视的就

是研究方法的缺失。 目前,学界对古代丝绸之路

文学的研究仍然大都以传统的文本分析法为主要

研究手段,这就直接导致了对古代丝路文学研究

的“新题旧作”,与传统古代边塞文学、西域文学、
河西文学等相近文学类型过于同质,很难得出属

于古代丝路文学的独特观点和价值,因此,运用一

种适合古代丝路文学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也就势

在必行。 笔者认为,文学地理学正是进行此研究

最合适的研究方法之一,现仅以古代丝绸之路诗

歌为例加以简单论述,受学力所限,难免有挂一漏

·55·



万之处,惟愿抛砖引玉,以期求教于方家。
　 　 (一)丝绸之路文学景观

　 　 文学地理学运用于古代丝绸之路文学研究,
最为契合的部分即为对丝路文学景观进行研究。
关于这一点,曾大兴先生在中国文学地理学第四

届年会上有详细论述。 曾先生不仅提出了“丝绸

之路景观带”这一概念,更明确指出丝绸之路文

学景观的研究“可以为一带一路的开发,为国家

和地方的文化建设提供智力支持” [16]409,笔者对

此深以为然。 事实上,中国古代诗歌中对丝绸之

路最为直观和清晰的反映,正是由中原至中亚的

一系列文学景观串联所形成的。 仅以地名为例,
自长安至西域的文学景观就包括“长安” “凤翔”
“渭水”“陇山”“秦州”“萧关”“陇右”“凉州”“酒
泉”“敦煌”“玉门关”“安西”等至少几十个,而这

些文学景观均与地理环境紧密相关,自然也要依

赖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方法进行分析研究,关于这

一点,曾大兴先生和其他学者已着力在前,笔者在

此不再赘述。
　 　 (二)丝绸之路诗人行迹

　 　 丝绸之路是沟通东西方的交通要道,“动态”
和“交通”是其重要属性,而丝绸之路国内段至少

包括关中、陇右、河西和西域四大地区,踏上丝绸

之路的诗人们很少会驻守在某一城市,甚至某一

区域内,而是会在不同的区域间往来。 然而在以

往的文学研究中,诗人和诗歌都往往被固定在某

一具体的空间内,完全没有动态的行迹变化过程。
比如就岑参丝绸之路诗歌的研究来看,很多研究

者往往只注意到了“岑参兄弟皆好奇”这一特点,
将岑参在丝路沿线不同地区的诗统统以“好奇”
为特点加以概括,认为岑参丝路诗的态度都是高

昂乐观的,忽视了随着行迹的变化,岑参的诗歌也

必然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这一客观事实。 如陇山作

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分界,不仅是富庶和平的关

中地区和常有战火的陇右地区的分界,也是汉族

为主体地区和多民族共同聚居地区的分界。 岑参

现存诗歌中在陇山所作的明确可考有三首,除上

文提到的《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外,还有

《经陇头分水》和《赴北庭度陇思家》。 在这三首

诗中,岑参所表现出的感情是对未知道路的恐惧

与强烈的思乡之情,如《经陇头分水》:“陇水何年

有,潺潺逼路傍。 东西流不歇,曾断几人肠。”随

着岑参在丝绸之路上越来越深入,其因未知环境

所造成的恐惧也逐步消退,到了位于丝绸之路中

段的甘州(今张掖)时,情绪明显平静很多:“燕支

山西酒泉道,北风吹沙卷白草。 长安遥在日光边,
忆君不见令人老。”(《过燕支寄杜位》)可见,尽管

此时岑参仍有对故乡和友人的怀念,但却已远不

如初过陇山时那般强烈。 但即便此时,岑诗中仍

未明显体现出“好奇”的特点,也未有乐观昂扬之

情。 随着岑参的丝路之行抵达敦煌,诗风又一次

发生了变化。 在《敦煌太守后庭歌》中,岑参对敦

煌表现出了强烈的好感,“城头月出星满天,曲房

置酒张锦筵”,“为君手把珊瑚鞭,射得半段黄金

钱,此中乐事亦已偏”。 但即便此时,岑参诗中的

“奇”仍不明显。
　 　 事实上,岑参丝绸之路诗歌中真正集中出现

“奇”这一色彩,是在岑参穿过河西走廊进入西域

后。 在此之前,尽管岑诗中也会有“胡地三月半,
梨花今始开” “火山五月行人少,看君马去疾如

鸟”等好奇之语,但这些诗要么数量较少,要么是

从西域归来并吟咏西域之事。 当岑参沿丝绸之路

步入西域时,其诗的“奇”这一特点也到达了顶

峰。 这里以莫贺延碛为例。 莫贺延碛是一片位于

沙洲(今甘肃敦煌)与伊州(今新疆哈密)之间的

巨大戈壁,也是丝绸之路北道的必经之地。 此处

自然环境极为恶劣,更无值得吟咏的人文古迹,但
岑参却在此地附近创作了大量诗歌,且均有“奇”
之色彩。 如“沙上见日出,沙上见日没”(《日没贺

延碛作》);“寻河愁地尽,过碛觉天低” (《碛西头

送李判官入京》;“银山碛口风似箭,铁门关西月

如练。 双双愁泪沾马毛,飒飒胡沙迸人面” (《银
山碛西馆》)。 当顺利穿过莫贺延碛后,岑参终于

得以饱览丝绸之路西域段的奇异风光,诗歌的奇

异色彩也愈发强烈:“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

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 (《走马川行奉送出师

西征》);“侧闻阴山胡儿语,西头热海水如煮。 海

上众鸟不敢飞,中有鲤鱼长且肥。 岸傍青草常不

歇,空中白雪遥旋灭。 蒸沙烁石然虏云,沸浪炎波

煎汉月”(《热海行送崔侍御还京》)。
　 　 由此可见,岑参的丝绸之路诗歌随着他本人

的丝路行迹变化发生了巨大改变,在前后几乎呈

现出了截然相反的特点。 要对此现象进行研究,
就离不开文学地理学的研究视野和方法。 就自然

地理环境来看,岑参沿丝绸之路一路西行,自然环

境与中原的差异越来越大,原先从未接触到的雪

山、草原、沙漠开始大量出现,这自然会导致本就

好奇的岑参将这些奇异瑰丽的景色记录在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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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人文地理环境来看,陇山以东为富饶文明的关

中平原,陇山以西则为相对荒凉的陇西高原,更西

处则为唐与吐蕃、回纥和其他少数民族反复争夺

交战的河西走廊和广阔西域,在这种情况下,受传

统思想影响的岑参在翻越陇山时自然会心生哀

怨,对未知环境的恐惧和对故乡的眷恋充满内心,
自然不会有心思注意身边的风景有何不同;然而

盛唐时期的陇右河西其实非常富庶,《资治通鉴》
记载:“是时中国盛强,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

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

右。” [19]6919 因此,当岑参慢慢发现自己所行的丝

绸之路原来是一条物产丰富、经济发达的繁盛之

路时,心情必然会有所改变,诗歌中的苦闷之情逐

渐褪去,诗人的目光也开始逐步投射到奇异的自

然环境中,诗歌也走向“好奇”,走向乐观昂扬。
由此可见,运用文学地理学的视野,将丝路诗人的

行迹看作一种动态的迁移过程,在此基础上进一

步运用文学地理学的方法,分析这一行迹中的自

然、人文地理环境,本籍、客籍文化影响,对古代丝

绸之路诗歌的研究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
　 　 (三)丝绸之路空间还原

　 　 文学地理学的特点之一就在于对空间的重

视,这一空间是具体的、可把握的空间,而这一特

点对古代丝绸之路文学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中

国历史上从来不乏地理名著,除了如《水经注》
《元和郡县图志》等专门的地理书籍外,诸如二十

四史、《资治通鉴》等史书也大都专门设志记录某

些朝代的地理状况,其中均有对丝绸之路的记载。
然而与传统地理学相比,文学地理学更侧重文学

研究而非地理研究,这一点在对古代丝绸之路进

行空间还原时有着重要价值。 这是因为尽管中国

古代地理书籍往往会把丝绸之路的线路情况详细

记录,但这一记录却仅仅可以帮助研究者做到路

线还原,很难做到具体地点的空间还原,但文学作

品则不然。 文学作品相较地理、历史作品,其对空

间环境的描写更为生动细腻。 如上文提到的杜甫

秦州诗歌,就不仅还原了丝绸之路在秦州地区的

线路,更将这条线路上的人文地理环境和自然地

理环境都描述了出来,在此基础上,结合具体的实

地考察和史籍记载,对唐代丝绸之路秦州段进行

空间还原就变得更为可行。

　 　 总之,古代丝绸之路诗歌作为一种地理性极

强的诗歌类别,其本身就与文学地理学有着高度

的契合之处。 运用文学地理学对古代丝绸之路诗

歌进行研究,既有助于探求地理因素对丝路诗歌

产生的影响,也有利于发现古代丝路诗歌的独特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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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The phenomenon of “cross-dresser”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s a sensitive issue that
has stirred up the basic education circle in China in recent years. It is reflected in the overall decline in the
physical fitness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boys, the chaotic identification of gender roles, and the loss of
traditional masculinity, etc. The reasons lie in the lack of father role in family education, the traditional prob-
lems of emphasis on exam-oriented education in school education and high proportion of female teachers, and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neutrality trend. And then,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joint forces of family, school and
society, effective strategies are proposed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frequent phenomenon of “cross-dresser” in the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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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Du Fu had a very close relation with the Silk Road all his life. He had lived in Chang’an area
and Qinzhou area along the Silk Road for a long time, and had been deeply affected by the local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In Chang’an, he described the territory image of Silk Road with Hu horses as the main body,
and constructed the virtual Silk Road space with the farewell poetry. In Qinzhou, he gave a comprehensive and
concrete description of the literary landscape of Silk Road, and formed a unique poetic style different from the
other frontier fortress poems of Silk Road under the joint action of his own culture and the guest environment.
By using the research method of literary geography, we can not only study the literary landscape and poet track
of Silk Road, but also restore the space of ancient Silk Road on its basis, which is of definite value.
　 　 Key words: Silk Road poetry; Du Fu; literary geography; Chang’an; Qin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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